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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陈晓越，朱敏珍，龚建周

（广州大学 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随着东莞市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东莞市的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探讨东莞市土
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该研究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和２０２０年５个时期的土地利用
现状数据，分析东莞市近２０年来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变化幅度和迁移方向特征，并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造成
东莞市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期间，东莞市耕地和林地的面
积分别减少了４２５７１ｋｍ２和２２５９ｋｍ２；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张，总面积共增加了６８０２０ｋｍ２，主要由耕地和林
地转化而来；相比之下，草地、水域和其他土地发生的变化较不显著。②各个驱动因子对东莞市近２０年的土地
利用变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距城镇中心的距离、距主要道路的距离、年均降水量、年均气温和高程为

其主要驱动因素；各因子交互探测均表现出双因子增强的效果，这表明多种因子的共同作用加剧了东莞市土地

利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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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陆地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生产、生
活、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在城市人口、经

济、生态环境、资源等要素的联结中发挥着核心作

用［１－２］。土地利用是指人类所有有意识、有目的

地开发使用土地资源的行为［３］。土地利用的变化

是自然环境受到人类活动而产生影响的重要表征

之一，表现在区域土地覆盖情况的转变［４］。土地利

用的变化是一个正在加速且影响越来越广泛的过

程，对全球变化产生了关键性影响［４］。虽然自古以

来，由土地利用变化而产生的环境问题一直都存

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带

来的问题日益加重，出现了诸如水土流失、土壤盐

碱化、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这警醒人们必须对土

地利用变化及其伴随而来的问题加以重视［５］。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涉

及土地利用变化特征、驱动机制、土地利用变化模

拟与预测等，其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在土地

利用变化特征方面，许多学者通过对遥感影像进

行监督分类，获取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信

息［６－１２］，采用计算土地利用动态度［９－１２］、土地利

用转移矩阵［７，１０－１１］、土地利用综合指数［９－１０］等方

法，探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许多学者在

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的基础上，采用主成

分分析［１１－１４］、灰色关联度［１５－１６］、回归分析［７，１７］、

地理探测器［４，１０，１８－１９］等方法探究土地利用变化的

驱动机制。其中，地理探测器相较于其他驱动力

分析方法，不仅不用作线性假设，而且可以分析因

子之间共同作用时的效果，结果更为准确。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产业发展的需求，东莞市

的城镇空间规模持续扩张，人口数量激增，给当地

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挑战。近年来，不少学者对

东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开展了研究。黎夏［２０］研究

发现东莞市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耕地面积大幅度减
少。陈红顺等［２１］发现经济和人口因素是东莞市

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且
在地形平坦区域发生的变化更加剧烈。李少英

等［２２］对１９８８—２００６年东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进
行空间图谱分析，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交通干线

旁农田流失现象严重。姜海林等［２３］通过研究发现

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期间东莞市的生态用地面积大
幅减少而建设用地面积大幅扩张。目前，已有研究

侧重于分析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但是对东

莞市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比较缺乏。

基于已有研究，考虑到研究年份的时效性、变

化特征的显著性，以及为了避免过量数据的冗余，

本研究将东莞市作为研究区域，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和２０２０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探究
东莞市各研究时段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动态度

变化、方向和空间转移特征，同时，选取１２个指标
作为驱动因子，使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子探测和

交互探测，探究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

本研究将为东莞市未来的土地利用模式提供参考

依据，也可以为其他类似的快速城镇化的城市发

展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东莞市是广东省２１个地级市之一，是珠三角

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重要枢纽城市。

东莞市地处广东省中部偏南区域（２２６５°～
２３１５°Ｎ，１１３５１°～１１４２５°Ｅ）。全市总面积为
２４６０１ｋｍ２，下辖４个街道和２８个镇（行政区划如
图１所示）。东莞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热同
期，年均气温为２３６℃，年均降水量为１８９５ｍｍ。
东莞市境内以丘陵台地和冲积平原为主，地势东南

高、西北低。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市户籍人口２６３８８
万人，流动人口７１１３９万人，有９２％的流动人口来
自于广东其他地市，以及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份，

这与本市的制造业发达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

东莞城镇化进程加快，其城市空间规模不断扩张，

并且挤占了大量农用地。

图１　东莞市行政区划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ｐｏｆ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到的数据及来源如下：土地利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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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辨率为３０ｍ）、全国市级行政区划矢量边
界、ＤＥＭ、年均降水量、年均气温数据来源于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全国乡镇级行

政区划矢量边界数据下载自“国土空间规划学习”

公众号，全国路网数据来源于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网站，
人口、经济相关数据来源于《东莞市统计年鉴》。

本研究根据东莞市的实际情况，将原始的土

地利用数据，通过重分类的方法将用地类型分为６
类：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

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坡度和坡向分析工具，从 ＤＥＭ数据
中获取坡度和坡向信息。本研究在初始路网数据

中筛选出东莞市范围内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

级公路作为研究数据。将获取到的人口、经济数

据经过计算，在 ＡｒｃＧＩＳ中进行反距离权重插值，
获得相应的空间数据。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指研究区域内不同地类在

特定时期内在数量上的变化，可以对变化幅度和

强度进行定量描述，并且可以反映不同时期内各

类型之间的差异［２４］。为研究东莞市各类土地在数

量上的变化特征，本文使用了单一土地利用动态

度的方法，其可以定量描述某个时间段地类变化

速度和幅度的特性［１８］，让结果更加直观地表达出

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Ｋ＝
Ｕｂ－Ｕａ
Ｕａ

×１Ｔ×１００％， （１）

式中，Ｋ表示各研究时段内某类用地的动态度；Ｕａ
表示研究区内某类用地初始面积；Ｕｂ是研究区内
某类用地在末期面积；Ｔ表示研究时段间隔。
２．２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以对研究区各时期不同

类型土地之间在数量和方向上的转移特征进行定

量描述，可以清晰具体地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在结

构上的变化特征，公式如下［２４］：

Ｓｉｊ＝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 Ｓ１ｎ
Ｓ２１ Ｓ２２ Ｓ２３ … Ｓ２ｎ
Ｓ３１ Ｓ３２ Ｓ３３ … Ｓ３ｎ
   … 

Ｓｎ１ Ｓｎ２ Ｓｎ３ … Ｓ















ｎｎ

， （２）

式中，Ｓ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ｎ为土地利用类
型的数量；ｉ、ｊ分别为某一研究时段中初期和末期
的土地利用类型。

２．３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探测某一地理现象的

空间分异性及其驱动因子作用机制的统计学方

法，包括因子探测、交互探测、风险区探测和生态

探测４个探测器［２５］。为探索影响东莞市土地利用

变化的驱动因素，本研究采用因子探测和交互探

测这两种探测器，其中因子探测可以分析出东莞

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交互探测可以

分析两个因子共同作用时的影响程度大小，与单

因子作用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进一步探究

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

（１）因子探测
因子探测可以探测出不同因子对东莞市土地

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以 ｑ值来表示影响程度的
大小，ｑ的取值范围是［０，１］，ｑ值越接近１，代表此
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越大。计算模型

如下［２５］：

ｑ＝１－
∑Ｌ

ｈ＝１
Ｎｈσ

２
ｈ

Ｎσ２
＝１－ＳＳＷＳＳＴ， （３）

ＳＳＷ ＝∑Ｌ

ｈ＝１
Ｎｈσ

２
ｈ，ＳＳＴ＝Ｎσ

２， （４）

式中，ｈ＝１，…；Ｌ代表土地利用程度或各影响因素
的分层；Ｎｈ和 Ｎ分别代表层 ｈ和全区的单元数；

σ２ｈ和σ
２分别代表层 ｈ和全区的土地利用程度值

的方差；ＳＳＷ代表各类的方差之和；ＳＳＴ代表全区
的方差；ｑ代表各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解释力，
取值范围是［０，１］，ｑ值越大代表此因子对土地利
用变化的解释力越大，反映出对土地利用变化的

影响越显著。

（２）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通过识别两种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

作用，可以评价两个因子共同作用时是加强还是

削弱单一因子的作用效果，或者这些驱动因子对

土地利用变化是否能起到独立影响的作用，交互

作用类型如表１所示。首先分别计算驱动因子Ｘｉ
和Ｘｊ对土地利用变化的 ｑ值（ｑ（Ｘｉ）、ｑ（Ｘｊ）），再
计算两因子共同作用下的 ｑ（Ｘｉ∩Ｘｊ），并比较 ｑ
（Ｘｉ）、ｑ（Ｘｊ）和ｑ（Ｘｉ∩Ｘｊ）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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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交互作用类型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

交互作用类型 判断依据

非线性减弱 ｑ（Ｘｉ∩Ｘｊ）＜Ｍｉｎ［ｑ（Ｘｉ），ｑ（Ｘｊ）］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Ｍｉｎ［ｑ（Ｘｉ），ｑ（Ｘｊ）］＜ｑ（Ｘｉ∩Ｘｊ）＜

Ｍａｘ［ｑ（Ｘｉ），ｑ（Ｘｊ）］
双因子增强 ｑ（Ｘｉ∩Ｘｊ）＞Ｍａｘ［ｑ（Ｘｉ），ｑ（Ｘｊ）］
独立 ｑ（Ｘｉ∩Ｘｊ）＝ｑ（Ｘｉ）＋ｑ（Ｘｊ）
非线性增强 ｑ（Ｘｉ∩Ｘｊ）＞ｑ（Ｘｉ）＋ｑ（Ｘｊ）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计算各类用地的面积，再在

Ｅｘｃｅｌ中统计各年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
化情况，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知，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共减少了
４２５７ｋｍ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减少幅度最大，减少
了２４０３ｋｍ２；林地面积持续减少，共减少了２２５９
ｋｍ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减少的幅度最大，减少了
１５４６ｋｍ２；草地面积呈先减后增的特征，在２０１０
年之前，草地面积减少，其中，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
减少幅度最大，在２０１０年之后草地面积增加，其
中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增加量最多，为 ２５９ｋｍ２；水域
面积呈先减后增的特征，总面积减少了２９０ｋｍ２，
２０１５年之前水域面积逐渐减少，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减少最为明显，２０１５年之后水域面积有所增加。
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但增速放缓，共增加了

６８０２ｋｍ２，增加幅度最大的时期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４４６４ｋｍ２。２０年来，其他土地共减少
了２４ｋｍ２。

表２　东莞市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ｒｅａ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２０ ｋｍ２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耕地 －２４０．３ －７９．３ －１３．７ －９２．４ －４２５．７
林地 －１５４．６ －５７．８ －１３．０ －０．５ －２２５．９
草地 －１７．４ －５．８ ０．１ ２５．９ ２．８
水域 －３２．３ －１０．８ －８．２ ２２．３ －２９．０
建设用地 ４４６．４ １５３．７ ３４．７ ４５．４ ６８０．２
其他土地 －１．８ ０．０ ０．０ －０．６ －２．４

３．２　土地利用动态度
根据上文统计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按

照公式计算求得东莞市各研究时段的单一土地利

用动态度，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东莞市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动态度

Ｔａｂｌｅ３　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ｉ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２０ ％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耕地 －７．０６ －３．６０ －０．７６ －５．３３ －１２．５２
林地 －４．０９ －１．９３ －０．４８ －０．０２ －５．９８
草地 －４．２０ －１．７７ ０．０５ ８．６４ ０．６８
水域 －２．２１ －０．８３ －０．６５ １．８５ －１．９８
建设用地 １４．１１ ２．８５ ０．５６ ０．７２ ２１．５０
其他土地 －８．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９９ －１１．２８

　　从表３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期间，动态度最大
和最小的分别是建设用地和耕地，其值为２１５０％
和－１２５２％，说明在此期间建设用地增加和耕地
减少的幅度最明显。耕地和林地的动态度均小于

０，且逐渐增大，表明它们的面积持续减少，但减少

的速度放缓，两者动态度最小的时期都是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表明在此期间减少的幅度最大。２０１０年
是草地动态度变化的转折点，动态度由小于０变
为大于０，表明草地面积先减后增，但整体变化不
大，动态度最小的时期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表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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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减少的速度最快。水域仅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期
间动态度大于０，表明水域的面积先减后增，整体
的动态度为 －１９８％，表明整体呈下降趋势。建
设用地的动态度均大于０，表明建设用地面积持续
增加，动态度最大的时期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为
１４１１％，表明此时增加的速度最快，但后来的动
态度逐渐变小，说明增加的速度放缓。其他土地

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的动态度为 －１１２８％，表明总

体面积有所减少，动态度最小的时期是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说明此时减少的速度最快，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的动态度均为 ０，面积保持不变，但在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期间又有所减少。
３．３　土地利用转移情况

借助ＡｒｃＧＩＳ计算东莞市的土地利用转移情
况，在 Ｅｘｃｅｌ中进行统计，得到转移矩阵表，见
表４。

表４　东莞市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４　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２０ ｋｍ２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２０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２０００年面积 转出面积

２０００年 耕地 １８９．７ ２６．８ １３．６ ４４．９ ４０５．４ ０．０ ６８０．５ ４９０．８
林地 ３４．１ ４６８．０ １０．５ １３．９ ２２８．９ ０．０ ７５５．４ ２８７．４
草地 ３．２ ４．８ ４９．８ ２．４ ２２．７ ０．０ ８３．０ ３３．２
水域 １０．６ ７．５ ８．３ １８３．５ ８２．５ ０．０ ２９２．６ １０９．０
建设用地 １７．０ ２２．４ ３．７ １６．９ ５７２．７ ０．１ ６３２．７ ６０．０
其他土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９ ０．０ ０．０ １．９ １．９

２０２０年面积 ２５４．７ ５２９．５ ８５．９ ２６３．６ １３１２．４ ０．１
转入面积 ６５．０ ６１．５ ３６．１ ８０．０ ７３９．７ ０．１

　　如表４所示，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２０年东莞市
的建设用地、草地的面积增加，耕地、林地、水域和

其他土地的面积减少。从转出面积来看，耕地的

转出面积最大，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和水域，转出

面积分别为４０５４ｋｍ２和４４９ｋｍ２；其次是林地，
转出面积为２８７４ｋｍ２，主要流向了建设用地和耕
地，转出面积分别为２２８９ｋｍ２和３４１ｋｍ２；转出
的水域主要流向了建设用地；而建设用地、草地和

其他土地的转出量相对较少。从转入面积来看，

建设用地的转入面积最大，为７３９７ｋｍ２，主要由
耕地、林地和水域流入，其中，有４０５４ｋｍ２由耕地
流入，有２２８９ｋｍ２由林地流入。水域的转入面积
为８００ｋｍ２，主要由耕地、建设用地和林地流入。
耕地的转入面积为６５０ｋｍ２，主要来源于林地、建
设用地、水域和草地流入。林地的转入面积为

６１５ｋｍ２，主要来源于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流入。
草地的转入面积为３６１ｋｍ２，主要来源于耕地、林
地和水域的流入。

总体来看，耕地和林地的转出面积均远高于

转入面积，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在研究期内耕地和

林地面积逐渐下降，下降幅度也较大，同时可以看

到耕地和林地绝大部分都转为了建设用地。草地

的转出面积小于转入面积，但相差不大，表明 ２０
年来草地的面积有所增加。水域的转出面积大于

转入面积，印证了２０年来水域的面积有所减少。
建设用地的转入面积远大于转出面积，且主要来

源于耕地和林地的流入，这也说明建设用地的扩

张是导致耕地和林地大量流失的最主要原因。其

他土地的转出面积大于转入面积，印证了其他土

地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

３．４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３．４．１　驱动因子的选取与处理

在研究期内，东莞市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都

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

时空一致性及全面性，本文共选取了１２个驱动因
子，涉及到自然、人口、可达性和经济４个方面，用
于探究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自然因

素包括高程（Ｘ１）、坡度（Ｘ２）、坡向（Ｘ３）、年均气
温（Ｘ４）和年均降水量（Ｘ５）；人口因素为人口密度
（Ｘ６）；可达性因素包括距主要道路的距离（Ｘ７）和
距城镇中心的距离（Ｘ８）；经济因素包括 ＧＤＰ
（Ｘ９）、第一产业占比（Ｘ１０）、第二产业占比（Ｘ１１）
和第三产业占比（Ｘ１２）。

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平台，利用重分类工具对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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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驱动因子进行离散化，将坡度和坡向利用等

间距法分为６类，而其余１０个因子利用自然断点
法分为６类。使用创建渔网工具将东莞市划分为
１ｋｍ×１ｋｍ大小的格网并生成采样点，再进行采
样，提取格网中的地类和驱动因子信息为地理探

测器分析提供数据来源。

３．４．２　因子探测结果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５期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

布变化进行因子探测，探究各因子对东莞市土地

利用变化的影响力，因子探测结果如图 ２所示。
从图中分析可知，各个研究年份里，前５个影响程
度较大的因子及排序均为：距城镇中心的距离 ＞
距主要道路的距离＞年均降水量 ＞年均气温 ＞高
程，这说明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受到距城镇

中心的距离、距主要道路的距离和自然条件的影

响。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０５年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
程度有所加强。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坡向的影
响程度有所加强，而 ＧＤＰ和第一产业占比的影响
程度有所减弱。与２０１０年相比，２０１５年第一产业
占比和ＧＤＰ的影响程度略有加强，而第三产业占
比和第二产业占比的影响程度减弱。与前期相

比，２０２０年人口密度的影响程度有所加强。

图２　因子探测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注：Ｘ１（高程），Ｘ２（坡度），Ｘ３（坡向），Ｘ４（年均气温），Ｘ５（年均

降水量），Ｘ６（人口密度），Ｘ７（距主要道路的距离），Ｘ８（距城镇

中心的距离），Ｘ９（ＧＤＰ），Ｘ１０（第一产业占比），Ｘ１１（第二产业

占比），Ｘ１２（第三产业占比）。

３．４．３　交互探测结果
通过交互探测可以对比各因子联合作用对土

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与单一因子作用的差异。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影响东莞市用地变

化１２个驱动因子进行交互探测分析，探究各因子
共同作用时产生的效果，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交互探测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注：图中各变量所对应的因素同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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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３可知，各年份的交互探测结果均为：两
个因子交互作用的ｑ值大于任何单一因子作用的
ｑ值，小于单一因子作用的 ｑ值之和，所以呈现出
双因子增强的关系，这表明因子共同的作用引起

了东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２０００年距城镇中心的
距离（Ｘ８）与 ＧＤＰ（Ｘ９）共同作用的 ｑ值最大，为
０３６９。２００５年年均降水量（Ｘ５）与 ＧＤＰ（Ｘ９）共
同作用时的ｑ值最大，为０４３２。２０１０年距城镇中
心的距离（Ｘ８）与第一产业占比（Ｘ１０）共同作用时
的ｑ值最大，为０４６６。２０１５年距城镇中心的距离
（Ｘ８）与第一产业占比（Ｘ１０）共同作用时的 ｑ值最
大，为 ０４７８。２０２０年年均降水量（Ｘ５）与 ＧＤＰ
（Ｘ９）共同作用时的 ｑ值最大，为 ０５０５。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期间，各年份中人口密度（Ｘ６）单独
作用时的影响力最弱，但是与其他驱动因子交互

作用后影响力明显增强，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５年两个
阶段，其与距城镇中心的距离（Ｘ８）共同作用时的
增强效果最明显，ｑ值分别为 ０３０４和 ０３６０；在
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５年两个阶段，其与年均降水量
（Ｘ５）共同作用时的增强效果最明显，ｑ值分别为
０４４９和０４６１。２０２０年第一产业占比（Ｘ１０）单
独作用时的影响最弱，但是与其他驱动因子交互作

用后影响力明显增强，与距城镇中心的距离（Ｘ８）
共同作用时的增强效果最明显，ｑ值为０４７２。

综上，交互探测的结果说明：人口密度、可达

性因子、自然因子中的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气温、

ＧＤＰ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东莞市土地利用的
变化。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现有的土地利用分类数据，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东莞市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期间的土地
利用时空变化演变特征（如结构、动态变化和转移

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

对影响东莞市土地利用状况的驱动因素进行对比

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１）在整个研究期内，东莞市建设用地面积急
剧扩张，相较于其他面积增加的地类，其增速最

快，但逐渐放缓；耕地和林地的面积明显缩减，其

中，耕地减少的速度最快。草地和水域的面积先

减后增，其他土地面积呈减少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转入为建设用地的面积最大，主要来源于

耕地和林地的流入，这说明建设用地的扩张是导

致耕地和林地大量缩减的关键原因。

（２）不同时期各驱动因子对东莞市土地利用
变化的影响程度大小不尽相同，其中，可达性因子

以及自然因子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而经济因素以

及人口密度的影响较小。各时期因子交互作用时

均呈现双因子增强的效果，原本影响力较弱的驱

动因子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后，对东莞市土地利

用变化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因此，因子间的交互作

用加剧了东莞市的土地利用变化。

为了实现东莞市可持续发展，必须合理利用

土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首先，要严格管控土地

用途，科学划分用地分区，严格保护耕地数量和质

量，落实耕地占用补偿制度，做好用地预审报批工

作，相关部门做好对违建的执法工作，严格控制建

设用地规模。其次，要推动土地复垦、土地整治等

工作。此外，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

系，保护好林地、草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严格处

理破坏、占用林地等生态用地的行为，同时要加大

宣传力度，让公众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只有

生态环境好，才能实现东莞市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可转换性，本文仅考

虑了部分因素，没有分析政策因素对土地利用变

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且利用地理探

测器的方法探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离散化处理、格网的大小和数量、

采样点的设置均会对探测结果产生影响。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完善驱动因子指标体系及自变

量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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